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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鐘的路程，六年累積的記憶，他回到自己唸的小學，不是

為了懷舊，是為了投票，他是義成，這是他擁有投票權的第三個四

年，可今天，是他第一次投票。 

 

剛走進學校就被滿滿的人潮嚇到，凌亂吵雜的場域，老中青三

代混雜排列，擁擠與悶熱充斥整個走廊，聽前面說要排兩個小時，

他原本想轉身就走，但他馬上打消這個念頭，因為不想放棄這一次

的機會，柯文哲將他住處附近，多年的淹水問題解決，他很欣賞這

個市府團隊的執行力，所以對他而言，不是因為選前晚會延伸的激

昂情緒，也不是選後有實質的利益可圖，是他看到一個能人，用務

實的態度來面對一座城市的病灶，他第一次明白到，原來民主選舉

可以不用像拿路邊發的傳單上的贈品，衛生紙跟筆二選一，似乎都

有點用但又不太需要，有時候還有點礙事佔位子，當筆斷水時還會

嫌他很爛，衛生紙不夠用時還會嫌少，即使這是早就明擺在眼前的

事實，因為只有這些能選。 

 

然而，今年不一樣，對他而言，今天的這張選票就像消費卷，

可以換到一個有價值且實質的東西，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做自己喜

歡的決定，而不是選擇不拿路邊的傳單。如同消費卷刺激了經濟，

這張選票也象徵義成對民主政治重燃的熱情與希望。 

 

三十分鐘過去，義成打開順手帶來的選舉公報，才赫然發現有

如此多的公投，他原先以為只有同不同意同姓婚姻的選項，反正也

還要等，乾脆就來研究看看。 

 

義成一邊讀公投內容，一邊上網查資料，他看了好多的正反兩

方的觀點與論述，不管是電廠的，還是核能相關的，他開始思索究

竟未來的台灣會需要什麼？這是個複雜而難解的課題，而解法似乎

是所有問題的綜合，並非是同意或不同意的二元選擇而已。 



 

不知不覺，義成已經排到了投票處的門口，此時，前方另一個

投票的排隊人龍中，有人起了爭執，似乎是一對父女，爸爸似乎已

經年過六旬，而女兒依然帶有些許稚氣，也許剛滿二十歲吧？那女

孩是義成喜歡的類型，所以義成忍不住將目光放在爭吵的兩人身

上，這時，工作人員指示義成進入教室領票，義成無奈地瞥最後一

眼，便走進教室。 

 

 

 

爸，等好久喔 

因為有很多公投 

對喔，應該要考慮很久吧 

就 13、14、15 投不同意，其他同意就好啦 

為什麼？ 

 

劉佳玲質問父親王思博 

 

思博 ：「前三案都是我們國民黨提出來的，他們都很關心人

民，這些政策都有專家背書，我們跟著投就對了，電視都有在

說餒，你都沒在看，現在的年輕人都這樣，還有那個要蓋核電

場的，新聞都說會爆炸」 

 

佳玲：「爸...你有沒有仔細看過選舉公報或其他的資料？你都只

聽別人說？你知道  」 

 

思博：「我們哪讀得懂這些東西啊，你看電視的名人都支持這

些，他們那麼聰明，一定會選最好的」 

 

佳玲：「爸讓我跟你解釋  」 

 



思博沒有等佳玲說完便打斷了她的話 

 

思博：「那就不必了，我不想聽小毛頭的胡說八道」 

 

語畢，思博撇頭望向灰白的牆壁，佳玲無奈嘆一口氣，沉默浮生兩

人之間 

過了許久，佳玲開了口 

 

佳玲：「為什麼不支持同性婚姻？」 

 

思博看向佳玲，停頓一會兒後，低沉地說 

 

思博：「我為什麼要支持，那是亂倫，男生跟男生結婚？噁

心，當杰說……如果今天你的哥哥說要跟男生結婚，我他媽一

定打斷他的狗腿。」 

 

面對如此言論的思博，佳玲也無法壓抑自己的情緒 

 

「你憑什麼！別人結婚到底關你屁事！」 

 

佳玲嚴肅而憤怒的語氣，徹底激怒了思博，思博大聲叫道 

 

「你什麼態度，這樣跟爸爸說話，搞清楚，我是你爸，我憑什

麼？就憑我是一家之主，我生他養他就是要把我們家傳下去，

帶一個男生回來？豈有此理！」 

 

此時，佳玲落下斗大的淚珠，見到此景的思博神情有些不知所措，

但又拉下臉，反而嘲諷地說 

 

「怎麼了？你以為哭就有用是不是，告訴你，我沒這麼心軟」 

 



佳玲不是因為思博的強硬態度或自己的軟弱而哭，而是他想起一段

思博不知道的往事。 

 

四年前，他的哥哥杰燒炭自殺，杰是繼母帶來的，雖然沒有血

緣關係，但他跟杰的感情很好。他父親總是會杰地叫。感情雖然

好，可不知怎麼地，總覺得哥哥似乎藏著沒說開的秘密，對佳玲，

或是對父母皆是如此，直到佳玲看見杰的屍體時，才終於明白。 

 

杰與一個男人緊抱，即使已經面無血色，臉上依然浮著淺淺的

微笑。當天是父親前往中國出差的第一天，前一天晚上哥哥與父親

在客廳，似乎聊到不愉快的話題，因為他聽到哥哥的摔門聲與夜半

微弱的哭喊聲，後天清晨，警察局來電。自此，佳玲投身同志運

動。 

 

思博沒有將印章給佳玲，但沒關係，他還有身份證，十三個簽

名，十三張選票。等待蓋公投票的片刻，佳玲深刻體會到自己有多

勢單力薄，但也體會到，自己的努力已經開成手中的白花，只是還

沒結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可至少他們清楚自己為何而戰，為了

自由，為了平等的愛。高牆依然存在，可時間會慢慢給出答案，他

們相信，自己並不孤單。 

 

一個中年婦人走進左邊的蓋章間，一分鐘後，佳玲走進右邊蓋

章，佳玲知道有些事情很難達成，但我們必須為自己發聲，即便希

望渺茫。佳玲帶著十三張問心無愧的決定，走出蓋章間，此時，他

發現剛剛的婦人還在裏頭。畢竟案子很多，謹慎考慮也是好事，票

分別投入三個箱子後，佳玲不想回家，直接搭火車回西子灣的宿舍

去了。 

 

 

 



  淑華看著手上的公投票，思念著遠方的女兒翊，會說遠方是因

為他並不知道現在翊在哪，只能以遠方形容。淑華是基督教的信

徒，對他而言，同性婚姻是不被教義所允許的，翊在十八歲時，公

開自己是同性戀，與家裡起了爭執，從此離家出走，臨走前，拖著

行李箱的背影，緩緩地說：「我有兩個朋友，結束了生命，與愛人

走向盡頭。我的性向不同於你，而我也無力改變你，所以我選擇離

開，謝謝你十八年的養育，但我還是必須走我自己的路，找我的

愛。」語畢，即是四年音訊全無。 

 

起初，他心念心愛的翊。明明願意接納，就能破鏡重圓，但教

會的制約時刻壓制他的渴望，淑華在信仰與愛之間拉扯、折騰，依

然沒有跨越心牆。時間久，便麻痺了，他依然愛著翊，像愛亡者那

樣愛著，日子如是往前，直到淑華收到一封手寫信，跟著選舉公報

一起，沒地址…這是翊親自投進信箱的。 

 

「四年來，我跟我的女朋友過得很好。我知道你依然愛我，而

我依然想念你。所以，我想知道你的答案，我知道這對你是很難的

決定，不過我們也站在懸崖邊緣而備受煎熬，我們同樣痛苦也同樣

不諒解，如果你願意同意，我也願意回到你的懷抱。」 

 

看到這裡，淑華再也忍不住壓抑的情緒，任由悲傷與淚水恣意

濺灑，他明白這是最後的機會了，這是他四年來最靠近翊的一次。 

 

掀起白色簾子，走入蓋章處，淑華只盯著十四案，同不同意隔

著一條線，隔的將是一輩子的時光，淑華不知道自己在裡面待來多

久，已然將二十二年的光陰，細數了數遍，翊的笑臉與每週日的教

堂。最後，淑華用發抖的手，在同意處蓋了紅色的章，輕輕折起，

然後投進箱子。 

 

回到家，淑華緊張地打開信箱，期望自己的決定能換來翊的歸

來。然而，他落空了，空蕩的房間，寂寞的床沿，淑華空洞地看著



潔白的天花板，他思忖著自己與天堂的距離，此時，他聽見門鎖打

開的聲音，淑華驚訝而興奮的跳下床，打開房門，就與翊面對面，

翊剪短了頭髮，神色也由稚氣轉變，多了些女人味，還有他眼神

中，帶著以前所沒有的幸福和些許的悲傷。 

「所以...你的決定？」 

「我同意」 

「真的？我怎麼知道你沒騙我？」 

「我們基督徒不說謊」 

翊慢慢走近淑華，直盯著淑華的眼睛，淑華堅定的看著如此美

麗動人的翊，忽而間，翊抱緊了淑華，開始放聲大哭。 

這個晚上，母女倆聊了很多，四年來的快樂、委屈與轉變，淑

華看著沉沉睡去的翊，用手撫過他的臉龐與髮端，淑華再次確認，

我愛翊，即使是地獄我也願意跟他一起去，然後便微笑入眠。 

 

今晚的月亮真美，即便今晚有些烏雲，但月亮永遠都在那邊。 

 


